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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盈一水间 李海波 摄

没料到，从刘坡码头到冶炼厂，
还有一条近路可走。

刘坡码头坐在江边的枫树林边，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燃料货场，货场的
西南端除了建有一个地磅房外，还有
两排房子，前排是办公房，两层，每层
四间，后排是一层平房，也是四间。
平房早年是做集体食堂的，后来食堂
停办，房子闲置了几个年头。再后
来，我住了进去，老肖给我安排的。
老肖是这家属国有燃料公司的老
总。我刚中专毕业，他收下我的派遣
证和档案，让我再等等。正遇上国有
企业改制，计划经济加速向市场经济
转变，许多企业陷入困境，包括老肖
所在的燃料公司。

老肖看我走投无路，将我安排在
燃料公司的货场上先住下来。一日
又一日，一夜又一夜，空落的时间仿
佛货场院子外流不尽的江水。我花
着父母省吃俭用的钱，窘迫地等了近
半年，依然没成为燃料公司正式员
工。企业效益不好，哪还能进人？老
肖实在有些犯难，只得在业务单位的
冶炼厂给我介绍一份在炼铜车间抬
铜板的活，让我边打工边等。

往返于宿舍和冶炼厂之间，靠
的是步行。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父
母实在给不了我太多，包括一辆自
行车。好在一位老乡得知我的处境
后，产生怜悯之心，将他老婆骑过的
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送给我。从此，
我出门便骑着那辆自行车，包括去
冶炼厂抬铜板。

初来此地，对环境不熟悉，前两
个月，我总是朝着冶炼厂的方向，从
城北村后面一条主道上过去，去上大
夜班或上小夜班回来都是如此。那
条路虽说有些绕，但相对宽阔，夜间
路灯也比较明亮。一日大雨，当地的
一位工友告诉我，出冶炼厂大门向右
拐，骑行五百余米后，再向右拐就是
港区内的一条马路，从铁门进去一直
向前走，走到尽头，出另一道铁门，就
上了通往刘坡码头的砂石路。走这条
路，近不少，只不过两端的铁门如果夜
间没有货物运输的时候总是锁着的，
且路面坑坑洼洼，不太好走。第一次
从港区内骑自行车回住处，看到路两
端的铁门边都有门卫室，有老头在值
守，水泥路面被载重的大货车长期碾
压，一块块水泥地像冬天池塘里裂开
的冰块，有的还向上翘起一角，夜晚路
灯昏暗，稍不留神，自行车就会被绊
倒。一个又一个来回，渐渐地，我对
那条路熟悉起来，与两端值守的老头
也熟络了。有时，夜间骑车到那里，
铁门已经上锁，我下车敲敲值班室的
门，喊一句：“师傅，我是石头，麻烦把
门开一下！”他们听到我的声音，便披
衣起床，为我开门，在我的一声“谢
谢”后，又将铁门锁上，睡去了。

冶炼厂实行的是三班倒，先上白
班，而后上大夜班，最后上小夜班，一
个轮回下来，可以休息一天。休息的
时段，我除了睡觉，就在房间里看文
学书籍，有我从学校带过来的读物，
也有我从“牙缝”中挤出来的精神食
粮。看着看着，兴趣来了，也动起笔，
写一点散文、诗歌，写累了，就从货场

的后门出去，到江边去发发呆，看过
往的轮船和拍岸不息的江水，抑或是
到地磅房那里转转，与在货场上班的
人聊聊天。

我注意到，在燃料公司货场上班
的，白天只有四个人：一个开票兼过
地磅的，一个开铲车的，一个会计，剩
下的一个就是类似于部门经理之类
的管理者。他们多半时间待在地磅
房里。遇到有人开着农用车或货车
前来买煤，出来的是开铲车的，他在
买煤人开票付钱的过程中发动铲车，

“突突突”地开至一堆煤前，来回几
铲，就把前来拉煤的车子装满。那些
日子，前来买煤的人很少，一天约莫
两三个，所需的数量也不多。无人买
煤时，他们就坐在地磅房里聊天，我
在后排的平房里写散文和诗歌，写完

之后反复打磨、修改。我们都在打发
时间，只是方式不一样罢了。我在时
间里等待，一次次修改自己的作品，
满意后，将它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
纸上，趁休息的间隙骑车进城，去邮
局寄给报刊社。

邮局离我的住处有七八公里的
样子，其中有近四公里的路是砂石
路，拉矿石的货车日夜在上面奔驰。
晴天，车轮带起的灰尘漫天飞舞；雨
天，路上泥泞不堪。骑行在那条路
上，我出奇地兴奋，特别是去寄稿子
时，浑身充满力量，内心满是期待。

稿件寄出后，日夜等待回音。在
坚持每十天或半个月寄一次稿件后，
一个季度有那么一两次，会有邮递员
送来一封塞着样报或样刊的牛皮信
封，放在货场的门卫室里，让我下班
去拿。每次收到样报或样刊，我都要
激动好一阵子。激动之后，巴不得第
二天还会收到，最好天天都收到。一
边巴望着样报，一边巴望早一天进燃
料公司上班，每天都揣着这样的热望
出门，去冶炼厂抬铜板，又满身疲惫
地回到房间。

班长每天都会在考勤表的格子
里勾上一笔，考勤表就贴在车间的墙
壁上，我们可以随时看到自己和工友
的出勤情况。每月过完，他会把上个
月的考勤表收走，重新贴上一张新
的。冶炼厂机器轰鸣，我们也如机械
转动。

这就是秩序，人和物须得在其设
定的鸿沟里行进，包括不远处奔腾
的江水。在冶炼厂做临时工，我每
每苦闷，就去江边走走，看那些顺流
而下或逆流而上的船只。它们在我
眼里，如被驯服的兽，跟着时间的节
拍，一路向前。江水，没日没夜地流
淌着，是时间耗走了江水，还是江水
带走了时间？

国有企业改革在不断地深入，职
场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我还没死心，
苦苦等待着，等待转机，但最终，燃料
公司进行彻底改制，我死心了，像一
株浮萍，漂荡在水面之上，被水浪拍
打得东倒西歪。

设想过的美好，就像天幕上的星
辰，可望而不可即。梦，终究化为泡
影。我想到写作这件事。从上初中开
始，就爱上写作，总想自己的名字变成
铅字，以致临近中考，别的同学在挑灯
夜战复习功课，我却沉迷在写作世界
中。所幸，中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
达到了中专委培线。班主任老师惋惜
地说，如果你把写作的心思分一半放
在功课上，绝对能考上公费中专。说
实话，应试与写作，孰重孰轻，我没有

分清。我以为，写作能将我带上功成
名就的捷径。

进入中专，我依旧没有醒悟过
来，还痴迷于写作。即使后来名字如
愿地变成了铅字，可我所学的财会专
业像一块撂荒的庄稼地，“宏观经济
调控政策”“经济杠杆”“资产减值损
失”“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材料成本差异”“存货跌价
准备”等等财务术语，像我在非洲遇
到的陌生植物，根本不了解。自然，
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专业的财务人员。

中专三年的时间很短，学习时浮
皮潦草，学到的知识渐渐淡忘，即使
日后遇到一份与专业对口的工作，那
一点少得可怜的知识也难以胜任。
我狠心地离开了冶炼厂，离开刘坡码
头，让自己置身于一座又一座陌生的
城市中，在市场上不断地辗转，打拼，
学习，考试，终究以客居的身份在一
个城市里落下脚来，娶妻、生女。

如今，我已人过中年，学过的财
会知识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所幸，这
些年，我在从事一份以文字为生的工
作。一个周末，我从一本诗集里看到
了谢朓的“大江流日夜”，顿时，往事鲜
活地涌到眼前。我放下手中的书，独
自来到小城之外的长江边，看江水奔
流，一时间，如同在望着一位老友。我
在心里暗暗地想：“可否记得我？”

江水一浪赶着一浪，自顾自地向
东流去，我站立岸边，思绪也被带走。

大江流日夜
石泽丰

天热时，
万 物 皆 可 借
来凉气，比如
向水相借。

水 声 潺
潺 ，沟 渠 纵
横，旧时的暑
日里，水面总
藏 着 不 期 而
遇的欢喜。忽
闻哗啦一声，
一个小小的、
尖尖的脑袋，
拨 开 水 面 的
褶皱，悄然浮
出，深深吸一
口 带 着 水 汽
的风，再纵身
一跃，便又沉进水底，只留一圈圈
涟漪缓缓散开。伴着这一浮一沉
的灵动，阵阵清脆的嬉笑声，也顺
着风，漫过水面，漫过街巷。

孩童戏水，是最直白的向水
借凉，那份纯粹的欢喜，能驱散整
个夏日的燥热。而水上荡舟，便
是另一种雅致的清凉。黄昏落
幕，余晖染透天际，一曲《流水向
东流》轻轻萦绕，几叶小舟泊在昏
黄的灯火里，一摇一荡，如水面自
然生长的浮萍，循着晚风的节奏，
自在浮荡。旧时的水上船家，枕
水而居，轻摇蒲扇，任晚风携着水
汽拂过脸颊，再燥热的空气，也在
这诗情画意里，悄然消散，成了一
代人心中最温柔的念想。

水边的乡村，藏着夏日最惬
意的光景，可枕水而居，亦可傍
水而眠。宋代秦观曾写道，“画
桥南畔倚胡床”，想来便是这般
意境——柳荫浓翠，绿水潺潺，一
席凉床卧于水畔，潺潺水声化作
最动听的催眠曲，遥遥明月洒下
清辉，荷花暗香袅袅，漫过鼻尖，
漫进梦境。那是热天里最动人的
篇章，连漫天热气，都要悄悄退居
其次，不忍惊扰这份安宁。

自然之水可生凉意，一盏
清茶，亦能借水之灵，送来满
身清爽。

浓荫之下，置一张小桌，泡一
盏清茶，约两三知己，娓娓闲话
家常。热茶入喉，暖意漫过心
间，而后细汗缓缓浸出额头，一
身暑气便随汗而去，心头澄澈自
在，凉意便自然而然地生了出
来。茶水里的热天，没有灼灼暑
气，只有身心皆安的清凉，慢下
来的时光，都变得温柔。

向水借凉，从来不止是度夏
的方式，更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态
度。空调房
里的清凉，
多了刻意，
少了自然。
而有水相伴
的 清 凉 ，
是 时 光 的
馈 赠 ， 任
外 界 酷 热
喧 嚣 ， 只
要守着一汪
清水，便能
守得心头一
片清净，让
每 一 个 夏
日，都过得
有滋有味，
有诗有韵。

向
水
借
凉
意

郭
华
悦


